
杨丽萍一直有些热搜体质。
多年前，杨丽萍便表达过自己

的人生态度：“我是生命的旁观者，
我来世上，就是看一棵树怎么生
长，河水怎么流，白云怎么飘，甘露
怎么凝结，花儿怎么开的。”然而，
因为选择不生育，她被网友质疑：

“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
儿女，所谓活出了自己都是蒙人
的。”并且，这条评论获得了上万
的点赞量。

之后，杨丽萍淡然回应：“人
会走向衰老，走向死亡，谁也救不
了你，但你的精神是年轻的，你的
气息是美好的，就会散发出来一
种特殊的味道。只要自己过得
好，没有伤害其他人，就可以。”

此番，舞剧《孔雀》2022版巡
演开启后，风波又起——剧中饰
演男孔雀的舞者因仅穿一条肉色
紧身打底裤而被质疑着装造型

“不雅”，引发争议，相关词条#杨
丽萍孔雀舞中舞者造型被指不
雅#一度登上社交媒体热搜榜。

此后，杨丽萍团队发布了这
段舞蹈的视频片段以作回应。
杨丽萍表示：“这段舞蹈是贴合
剧情的，难度非常高，也是我最
喜欢的。男孔雀为了让女孔雀
获得自由，把自己美丽的羽毛让

给了乌鸦，并献出了生命。这段
舞蹈很难跳，演员抛却外物，仅
依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肌肉和
肢体的线条，把孔雀垂死的状态
表现出来，这非常不容易。”

坚定地推广舞蹈艺术几十
年，依然要面对此种质疑，难免
会让人产生些无奈和沮丧，杨丽
萍又是带着何种心情回应此类
争议的？

面对羊城晚报记者提问，杨
丽萍感叹：“从艺几十年来，我感
受过各种悲欢离合、时代变迁和
起起伏伏。我觉得在我的生命
长河里，最重要的是‘钢铁是怎
么炼成的’。我们要有认知，我
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
的，我们要坚守自己的想法。你
的心是纯净的，你的行为是美
好的，你的艺术是天地之间的一
种感知。”

杨丽萍表示，人们对好的艺
术的认知可能没有固定的标准，
但好的艺术是会让人感受到魅力
的，在未来，她还将以钢铁般的意
志，坚持自己对美好的追求：“我
们不会因为旁边的一些（争议），
去困扰、去纠结，一点都不会！我
们会坚持我们自己对美好的追
求，相信自己是最好的。”

坚持自己对美好的追求DD 无惧质疑无惧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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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云南大山里走出来的
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作品一直扎
根于民族土壤，从中汲取养分。

多年来，她带领着来自云南各
地田间地头的演员，走访故乡山
水，将彝族、藏族、佤族、哈尼族等少
数民族原始、粗犷、充满绚丽色彩的
生活生动地展示在舞台上。大型原
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便是其
代表成果之一。这部已经演出
了 7000 多场的歌舞集把原
生态的乡土歌舞精 髓 和
民族民间舞蹈经典进行
全 新 的 整 合 与 重构，
在展现云南浓郁民族
风情的同时，也展
现了民间歌舞的
全新可能。

杨丽萍坦
言，自己作为
在田野里自
由长大的

白族女子，对民族舞蹈的热爱是骨
子里与生俱来的。她认为民族舞
蹈不是一个狭窄的概念，反而非
常宽广：“你看，我们国家有 56
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
文化，单从舞蹈这个角度上，可
供挖掘的素材非常丰富，这是穷
尽我这一生都没办法彻底完成的
事业。”

杨丽萍表示：“几十年来，我一
直都在创作和传递民族艺术。这
是我自发的，没必要非得说是一份
责任，我觉得热爱很重要。所以，
到现在，我仍然非常明确，也许有
一天我不在舞台上了，但我还会继
续创作，继续热爱民族舞蹈。”

民族音乐在杨丽萍的舞蹈作
品中得到大量的运用。舞剧《孔
雀》就采用了鼓、箫鼓、铃铛等多种
民族乐器。在杨丽萍看来，《孔雀》
中的音乐创作是个大挑战：“《孔
雀》需要的音乐，很多时候是写意
的，它需要描绘森林里风怎么刮过
来、水怎么流、云怎么飘、鸟怎么拟
人化地叫、时间如何流逝、四季如
何变化……创作难度非常大。”

不过，杨丽萍觉得创作不应当
“为民族而民族”，她觉得要秉持着
开放、兼容的思维，诚实地面对作
品。她坦言，为创作《孔雀》中“男
孔雀垂死”段落的音乐，邀约了很
多作曲家，但都无法用传统乐器完
美地谱出曲子进行表达，因此最终
采用了肖邦的钢琴曲作为配乐，

“这段又现代又空灵的死亡之舞用
古筝、琵琶、箫去搭配演奏，都感觉
不对……在各种尝试后，我们最终
选的是肖邦的音乐。肖邦的音乐
有一种高贵且忧郁的美，搭配起男
孔雀的垂死之舞，感觉是两个灵魂
在碰撞。演出后，有观众评论说

‘感觉有点突兀’但也有人表示‘相
当喜欢’”。

“我想，最高质量的艺术作品
表现的一定是人类共通的情感，
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只要
那个点用对了，就能超越民族和
地域，表现永恒的人性。”杨丽萍
总结。

舞剧《孔雀》的故事围绕
“生命和爱”这两个永恒的主题
展开，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人
性、生命和爱的故事。全剧分
春、夏、秋、冬四个篇章，向观众
传递杨丽萍对艺术和生命的思
考和感悟。剧中的“孔雀”，是
鸟，也是人，是有情世界的芸芸
众生。杨丽萍表示：“《孔雀》是
会让人感觉奇妙的舞剧，它在
我身体里涌动、流淌，有感而
发、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在2022版舞剧《孔雀》中，
杨丽萍把自己定位为“召集
者”。她表示，复排《孔雀》的第
一个动力就是传承：“首先要把
一个好的作品传递给年轻一代
观众；第二，我们作为前辈，要有
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舞者的担
当，助力他们绽放各自的魅力。”

谈起新版《孔雀》的演员阵
容，杨丽萍满口赞誉，她表示：

“他们是当今中国舞蹈舞台上
非常优秀的舞者。年纪轻轻就
要在舞台上用短暂的时间饰演
生命生老病死又涅槃重生的全
过程，相当不容易。我从他们
身上看到了非常棒的精神和体
力状态，而且每个人都跟角色
非常贴合。”

代表着美好的女孔雀，代表
着勇敢忠贞的男孔雀，具象化表
达时间流逝的“时间”、身为旁观
者又悲天悯人的神灵、骄傲自大
又贪婪自卑的乌鸦……《孔雀》
中设置的不同角色，均有不同
的象征意味，而每个角色也存
在不同的塑造难点。

杨丽萍以曾经登上央视春
晚舞台的“时间”一角举例，要
用肢体来表现“时间”这一抽象
概念，难度非常大：“我们用了

‘旋转’的创意，这个旋转从演
出一开始就一直不停，中场休
息的时间也依然在表演，一直
旋转到演出的最后一秒，以此
来贴合人们对‘时间分分秒秒
都在流动’的期望。”

“时间”的扮演者范景玥亦
表示：“这个角色最难的一点，
在于‘时间’是看不见摸不着
的，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并不
是一直旋转，而是如何通过旋
转的速度和形态，来呈现人们
对时间或快或慢、或悄然流逝
或匆匆而过的不同感知。”

另外，“乌鸦”一角在舞蹈动
作设计大开大合，作为反派的他
需要展现强大的气场，因此，舞
蹈中加入了空翻等高难度动
作。饰演者马垣涵此前一度因
脚部受伤无法演出，因此，每次
上场前杨丽萍都会殷殷叮嘱：

“要小心，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
都要有意识，这才不容易受伤。”

另外，2022 版《孔雀》还着
力升级了舞台装置。杨丽萍举
例道：“比如，时间身旁的那棵
树能开花，能长绿叶，能在秋天
掉叶，也能在冬天结冰……主
舞台的地板上也可以开出鲜
花，来表现夏天的繁荣和乌鸦
燃烧的欲望。我觉得舞台作
品是要借助这些外在的形式，
来加深、帮助演员诠释作品主
题的。”

十年再会十年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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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培养新的“孔雀”

AA 新版《孔雀》化身“召集者”

热爱民族艺术但兼收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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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9 年
主演大型民族舞

剧《孔雀公主》，到
1986年创作并表演
独舞《雀之灵》，再到
如今2022版舞剧《孔
雀》演出破百场。回望
来路，杨丽萍坦言，自
己对“孔雀”这一文化符
号的理解也经历了从朴
素到丰满、羽化又重生的
过程。

杨丽萍表示，自己最
初跳孔雀舞时才 20 多岁，
创作的出发点很简单——

“就是抒发对生命的尊重和
对美的推崇，用一种肢体的
方式去传递什么是美，什么是
生命”。

杨丽萍坦言，随着时间的
推移，自己对生命的理解也加
深了：“这几十年来，我一直在
跳孔雀舞，很多观众都好奇

‘你怎么还在跳孔雀，你不烦
吗？’‘跳了几十年，你觉得有
意思吗？’其实，这么多年来，
我跳了很多舞，孔雀舞只是我
其中的一个角色。但是我觉
得，孔雀就像凤凰一样，是我
毕生的一种精神追求。”

杨丽萍认为，舞剧《孔雀》
讲述的其实是人的一生：“也
许是我的一生，也许是芸芸众
生的一生，或者就是孔雀的一
生……它实际上是对生命终极
拷问的一种呈现。对我来讲，
每一天在舞台上的一个半小
时、两个小时，我都相当于走完
了自己的一生。表演的过程，
也是我体验生命怎么走向极
致、走向死亡、走向光明的过
程。每一天的表演都是一个新
的开始，所以我觉得特别美
好。我不会烦，也从不会觉得
无聊。我跟年轻演员讲，每次
上台都是一个考验，都是一个
不同的经历，要去叠加、去累

积，你自己的表演，包括人格，
才能不断走向丰富和厚重。”

多年来，杨丽萍一直在培
养新的“孔雀”。此次2022版
《孔雀》巡演，观众看到了肖蓉
浩、乔月禹、普一凡等新版“女
孔雀”的成长。不可否认的
是，在中国，任何“新孔雀”的
出现，都会被拿来和杨丽萍作
比较。当事者又如何看待这
种比较？

对此，杨丽萍回应羊城晚
报记者称，她希望大众“不要
去比较，也不要去想她跳得像
不像杨老师”。杨丽萍认为，
这种比较违背了自然规律，也
很肤浅，因为“每一片叶子都
不一样，每一个人手上的指纹
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舞蹈
自然也是不同的”。

杨丽萍表示，每个舞蹈演
员身上天然散发出来的个人
特质特别重要：“作为前辈，我
们会像伯乐一样，去发现年轻
演员身上的长处，及时地告诉
他‘这个很好，你要跟我不一
样，你这个点我没有，你有你
就保留’，绝对不能让他们一
招一式地去模仿你。”

杨丽萍呼吁：“希望大家尊
重每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个
性。我们教育孩子也是这样，
因材施教，每一个灵魂都是独
特的。”

◀2022版舞剧《孔雀》海报

▼《云南映象》剧照

为央视《经典咏流传》表演《滇海曲》

下乡采风

杨丽萍（左）与年轻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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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由杨丽萍担任总编导，改编自
其成名作《雀之灵》的舞剧《孔雀》首次亮相
便轰动全国。时隔 10 年，重新创作打磨的
2022 版舞剧《孔雀》自 2022 年 9月在昆明
首演后，便在全国开启巡演，迄今为止已走
过了近30个城市。

上月末至本月初，2022 版舞剧《孔雀》
在广州大剧院连演7场，其中，6月 28日上
演的场次是此版《孔雀》的第一百场演出。
登台之前，杨丽萍携舞者乔月禹、王思龙、马
垣涵、杨必熙、范景玥与观众和媒体见面，分
享了2022版《孔雀》的台前幕后，阐述了自
己的艺术创作理念和对“孔雀”这一文艺符
号不断加深的认知，并回应了近期因男孔雀
舞蹈片段而带来的舆论争议。

这位13岁便进入专业团体，在从艺道路
上跋涉了 50多年的舞蹈艺术家，在拥有了
孔雀之“形”，甚至孔雀之“灵”后，仍不满
足。杨丽萍表示，自己视孔雀为一生的精神
追求，想讲述更加丰富、深刻的“孔雀故事”，
也必将“以钢铁般的意志，毫不动摇地坚持
对美好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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